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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旁結構變更異體字的類型研究 

 

李圭甲 

 

 

摘要：漢字的異體字中有一些是由偏旁結構改變而成的異體字。這些異體字有的僅偏旁結構發生

改變，而有的代替成其他字的同時，偏旁位置也發生改變，還有一些原本是兩個偏旁的字，變為

三個偏旁後，結構也隨之改變。異體字的類型極其多樣，本文考察並整理了這樣的異體字的字形
類型。 

關鍵字：正字，異體字，構造，變更，位置，代替，類型 

 

1.緒論 

 
異體字中有不少是由偏旁結構變更而成的，其中一些是由上下結構變為左右結構，也有一些是

由左右結構變為內外結構，也有與之相反的情況。另外，原本為兩個偏旁，後變成三個偏旁時，

偏旁的結構自然也會隨之改變。比起兩個偏旁的結構，三個偏旁的情況形態相當複雜，以上·左

右結構為代表，還存在左·上下結構、上下·右結構、左右·下結構等。 

不僅有偏旁結構單純地發生改變的異體字，也有很多偏旁代替成其他字之後，偏旁位置發生變

化的異體字。偏旁替換成其他字時，有形符被替換或聲符被代替的情況，以及兩者都被代替的情

況。若按類別將其歸納整理，類型則多樣複雜。下面將這樣的異體字歸類，對各類型異體字字形

進行分析。 

 

2. 變更偏旁為兩個的情況 
 

變更偏旁為兩個的時候，基本上為左右、上下或內外結構。無論正字是什麼結構，變為異體字

時，偏旁結構為上述的三種結構。下面將其分類，並對各類字進行分析。 

 

2.1 變更為左右結構 
 

這裡是變更為左右結構的異體字。雖然異體字現在是左右結構，但正字可能是左右結構，也可

能是上下結構，還有些可能是內外結構，並且存在一些特殊的情況。 

 

2.1.1由左右結構變更為左右結構 

該類異體字名義上正字與異體字都為左右結構，但正字與異體字的偏旁卻左右互換。並且既有

僅偏旁位置調換的情況，也有形符或聲符被代替後，位置也調換的情況。下面按類別進行考察。 

(1) 作為偏旁無變化，左右位置變更的情況，該類字如下。 

(匙)：《四聲篇海·匕部》記有“匙, 上支切, 匕也… , 上同”
1
，另外《字彙·匕部》

中也記有“ , 同匙”
2
，說明“ ”是“匙”的異體字。即“ ”與“匙”一樣，在結構上都為

左右結構，但實際上“ ”是“匙”的偏旁“是”和“匕”左右位置調換而成的異體字。 

                                         
1 韓孝彥 等, 《續修四庫全書·四聲篇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350 

2 梅膺祚, 《字典彙編·字彙》,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3,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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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有不少結構上正字與異體字都為左右結構，但實際上異體字是由正字偏旁結構左右

互換而成的。除上述字外，還有很多例子，如“ (孫)、  (影)、  (  )、  (鴠)、  (鴝)、

 (鵁)、   (鵯)、  (駘)、  (魂)、  (颺)、  (颽)、  (颻)”等。尤其像“鳥”與

“風”這樣的字作為偏旁使用時，該現象經常發生。 

(2) 作為形符代替成其他字，偏旁的左右位置也變更的情況，該類字如下。 

(伺)：《正字通·見部》記有“ …伺並通”
3
，說明“ ”是“伺”的異體字。“ ”將正

字“伺”的偏旁“人”代替成“見”。“伺”的字義為“觀察，偵候”，這樣行為的主體是人，

因此正字“伺”的偏旁使用了“人”。異體字中將表示行為主體的“人”換作表現該行為本身的

“見”，造出異體字“ ”，在表示整體字義時也不受絲毫影響。另外，異體字“ ”不僅代替

了偏旁中的形符，還將偏旁“人”和“司”的位置從左右換成右左。 

    兩個偏旁中的形符被代替，同時左右結構也互換的異體字經常出現。除了上面羅列的異體字

外還有“ (弦)、  (劑)、  (阡)、  (雞)、  (郛)、  (粒)、  (紕)、  (縟)、  

(罏)、  (臚)”等，可以說這些都是屬於該類型的字。 

(3) 作為聲符被代替，並且左右位置變更的情況，此類字如下。 

(鶀. 其-欺)：《正字通·鳥部》記有“鶀，渠宜切，音奇，小雁，又鵋 ，俗作  互見”
4
，據此“ ”是“鶀”的異體字。正字“鶀”的聲符“其”在異體字中換寫成“欺”。“其”的

反切是“渠之”，為“群母·之韻”，“欺”的反切是“去其”，為“溪母·之韻”，事實上可

以說二者古音相同。因此這兩個字作為聲符，起到相同作用，即使相互代替，在表示字音時也無

問題。並且異體字“ ”還將正字的偏旁“鳥”與“其”的左右位置調換。 

(4) 作為形符被代替，正字的聲符與異體字的字音相同，且結構上也左右位置變更的情況，該

類字如下。 

(貯. 貯-者)：《字彙補· 宀部》記有“ , 知呂切, 與貯同”
5
，據此“ ”為“貯”的

異體字。正字“貯”的反切是“丁呂”，為“知母·魚韻”，異體字的聲符並沒有代替，僅將形

符“貝”換作了“者”，這並不是由於形符在字義上相通，而僅僅是由於字形上相似才代替的。

像這樣，即使字義無任何聯繫，但由於字形相似而代替形符的情況經常出現。如“貝、牙、白、

舟、丹、角、日、自、豆、甘、血、而、面”這樣的字作為偏旁使用時，即使字義毫無聯繫，但

卻有相互代替的情況，上面的“貯”和“ ”就是與此類似的例子。另外，異體字“ ”將正字

的偏旁位置從左右調換成右左而使用。 

(5) 作為部分偏旁代替成表示整體字音的聲符，偏旁結構位置也左右變更的情況，該類字如下。 

(豚. 豚-屯)：依據《廣韻·平聲·魂韻》“豚，豕子。㹠 ，並同”
6
，“ ”為“豚”

的異體字。正字“豚”的反切是“徒渾”，為“定母·魂韻”，異體字“ ”是由正字偏旁中的

一部分代替為“屯”而成。“屯”的反切是“徒渾”，為“定母·魂韻”，與正字“豚”字音相

同。即異體字“ ”將原本並不是形聲字的正字形聲化。並且正字“豚”的偏旁與異體字偏旁雖

然都為左右結構，但異體字的偏旁位置事實上與正字相反。 

 

2.1.2 上下結構變更為左右結構 

下面是一些由上下結構變作左右結構而成的異體字，這裡也存在偏旁被代替與偏旁沒被代替等

多種類型。考察該類例字如下。 

(1) 不改變偏旁，僅字形由上下結構變為左右結構的異體字，該類字如下。 

(膏)：《重訂直音篇·卷二·肉部》中記有“膏，音高，脂肥也，澤也。又音告。 同

                                         
3 張自烈, 《續修四庫全書·正字通》,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470 

4 張自烈, 《續修四庫全書·正字通》,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800 

5 吳任臣, 《續修四庫全書·字彙補》,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507 

6 陳彭年 等 撰, 餘迺永 校著, 《互注校正宋本廣韻》, 聯貫出版社, 臺北, 民國69,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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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7
，正說明“ ”是“膏”的異體字。這也是正字“膏”的偏旁為上下結構，而在異體字中排

列成左右結構的情況。 

    像這樣，有很多原本是上下結構的正字在異體字中變成左右結構的。除了上述情況外，還有

像“ (幕)、  (烹)、  (舅)、  (企)、  (鮤)、  (鮆)、  (鯬)、  (鱀)、  (麂)、

 (韏)、  (饔)、  (鏨)、  (鑒)、  (案)”這樣的字都屬於這一類。之所以這樣變更,可

以認為這樣有利於尋求字形穩定性上的美感。 

(2) 有一種代替形符，並且將上下結構變為左右結構的類型，這樣的例字如下。 

(覓)：依據《重訂直音篇·見部》“覓，莫狄切，求也，索也。 ，同上”
8
，“ ”為

“覓”的異體字。這裡“覓”的兩個偏旁“爪”和“見”為上下結構，而在異體字中變為左右結

構，並且“爪”也變成字形上相似的“瓜”。而“爪”和“瓜”僅因字形相似而代替，字義上無

任何聯繫。 

    除此之外，屬於該類型的還有“ (岸)、  (翼)、  (黿)、  (賨)、  (簂)、  (籠)、

 (罠)、  (芑)、  (苾)、  (萁)、  (葚)、  (蓄)、  (蔦)、  (蕣)、  (薿)、  

(螯)、  (髲)、  (鬣)、  (箏)、  (藇)”等，這些字大部分都是形符之間字義上相通。 

(3) 聲符被代替，並且上下結構變成左右結構類型的字如下。 

(鷺. 路-廬)：依據《字彙·鳥部》“ ，同鷺”
9
，說明“ ”是“鷺”的異體字。正字

的聲符“路”在異體字中換作“慮”，“路”的反切是“洛故”，為“來母·模韻”，“廬”的

反切是“力居”，為“來母·魚韻”，因此是雙聲，“慮”代替“路”，作為聲符使用也無大礙。

另外這也是上下結構的字形變成左右結構的情況。 

該類字除了上述字以外，還有不少這樣的字，如“ (謇)、  (跫)、  (蜇)、  (蜸)、

 (螽)、  (礬)”等。 

(4) 作為形符和聲符都被代替，字形也從上下結構變更為左右結構的情況，該類字如下。 

(駕. 加-各)：依據《說文解字·馬部》“駕, 馬在軛中也。從馬加聲。 , 籒文駕”
10
，

“ ”是“駕”的異體字。正字的形符“馬”在異體字中代替成“牛”，從“馬”和“牛”都是

牲畜的角度看，是可代替的。而對於聲符，“加”代替成“各”，“加”的反切是“古牙”，為

“見母·麻韻”，“各”的反切是“古落”，為“見母·鐸韻”，為雙聲關係，兩個字作為聲符

使用時，相互代替也無礙。另外，異體字的字形結構也將原來正字的上下結構變成左右結構。 

除了上述情況外，“ ”作為“餈”的異體字，形符“食”和“米”字義上相通，聲符“次”

代替成“兹”，“次”的反切是“七四”，為“清母·脂韻”，“ 兹”的反切是“疾之”，為

“從母·之韻”，因此二者音近，相互代替。另外“ ”作為“窟”的異體字，形符為“穴”代

替成字義上相通的“山”。聲符“屈”代替成“骨”，“屈”的反切是“九勿”，為“見母·物

韻”，“骨”的反切為“骨忽”，為“見母·沒韻”，二者為雙聲關係，因此相互代替。 

    除此之外“ (齝)、  (藃)”這樣的字也都是字形由上下結構變成左右結構，同時形符和聲

符也代替成其他字的例子。但是如上面考察的那樣，代替形符時，原來的偏旁與代替後的偏旁是

字義上相通的同一字族，而聲符也是音近或同音的情況才能代替。 

(5)作為部分偏旁代替成表示正字全體字音的聲符，偏旁結構也變更成左右結構的情況，該類字

如下。 

(賈. 賈-古)：《字彙·貝部》記有“ , 俗作商賈之賈字”
11
，《龍龕手鑒·貝部》記有

“ , 俗音古”
12
，《正字通·貝部》也記有“ , 俗賈字”

13
，據此“ ”是“賈”的異體字。

                                         
7 章黼撰, 吳道長重訂, 《續修四庫全書·重訂直音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74 

8 章黼撰, 吳道長重訂, 《續修四庫全書·重訂直音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39 

9 梅膺祚, 《字典彙編·字彙》,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3, p.578 

10 許慎撰·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漢京文化, 臺北, 民國69, p.469 

11 梅膺祚, 《字典彙編·字彙》,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3, p.465 

12 行均, 《龍龕手鏡》, 中華書局, 北京, 1985, 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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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賈”由“西”和“貝”構成，實際上是會意字。而異體字中保留了一個形符“貝”，而其

他部分代替成表示“賈”字音的“古”。這裡的“賈”的反切是“共戶”，為“見母·模韻”，

“古”的反切是“公戶”，為“見母·模韻”，因此“古”起到聲符作用。即異體字將正字形聲

化。另外字形結構上，正字的偏旁為上下結構，而異體字中變成左右結構。 

 

2.1.3 內外結構變更成左右結構 

內外結構變成左右結構的情況並不多，但類型卻多樣。下面重點考察一下聲符被代替或形符和

聲符都被代替而結構變更的情況。 

(斑. 斑-般)：依據《正字通·石部》“ , 補彎切, 音班。石文。本作斑。又石鋪貌”
14
，

“ ”是“斑”的異體字。異體字的聲符“般”實際上表示正字“斑”的字音。“斑”和“般”

的反切都是“布還”，為“幫母·刪韻”，異體字中將正字的字音作為聲符。並且又新添加表示

正字整體字義的“石”，造出具有新形符的形聲字。即原本並不是形聲字，而異體字中形聲化了。 

除此以外，還有像“ (雇)、  (闊)”這樣的單純地調換位置而變更結構的，也有像“

(蛓)、  (廛)、  (匜)”這樣代替形符同時變更結構的，以及像“ (凰)、  (廛)”這樣不

能確定為何代替偏旁的。另外還存在像“ (鯗)”這樣雖然沒有代替偏旁，但省略聲符的一部分，

變更字形結構的。 

 

2.1.4 其他 

在變更成左右結構的字中，除了上述情況外，還有字形雖從上下結構變成左右結構，但內部

卻發生偏旁分離的現象，這樣的字如下。 

(駕)：《字彙補·馬部》記有“ , 古文駕字。石鼓文, 言  䢜”
15
，《康熙字典·馬

部》記有“駕, 古文 ”
16
, 據此“ ”是“駕”的異體字。原本“駕”為上下結構的字，但上面

左右結構的偏旁“加”變成了上下結構，並且作為“ ”右側的一個偏旁使用，使得“ ”本身

成為左右結構。另外“駕”的另一個異體字“ ”，結構本身並沒有改變，而上面的偏旁“加”

雖然維持了原有的左右結構，但卻調換了“力”和“口”的左右位置。 

    除此以外，“ (秉)”原本是“又”插在“禾”中間的貫穿結構的字，而異體字“ ”中將

“又”放置到右側，結構變成左右結構。 

 

2.2 變更為上下結構 

 
字形結構變化中，變更為上下結構的情況與變更為左右結構的情況差不多，同樣也有很多。該

類型字不但數量多，而且類型也同樣繁多。下面對這類字按類別進行考察。 

 

2.2.1 由上下結構變更成上下結構的情況。 

外形結構上似乎並沒發生變化，但實際上觀察內部，上下位置有所改變。這樣的例子十分少見。 

(靠)：《集韻·入聲·沃韻》記有“靠, 相違也。或書作  ”
17
，《類篇·非部》中也記

有“靠, 苦到切, 相違也, 從非告聲。又枯沃切。或書作 ”
18
，據此“ ”是“靠”的異體字。

原本“靠”是上下結構，偏旁“告”和“非”上下排列，而異體字中將這兩個偏旁倒置，雖然整

體結構上沒有改變上下結構，但實際上字形有所改變。 

                                                                                                                               
13 張自烈, 《續修四庫全書·正字通》,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531 

14 張自烈, 《續修四庫全書·正字通》,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183 

15 吳任臣, 《續修四庫全書·字彙補》,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713 

16 陳廷敬 等, 《康熙字典》, 中華書局, 北京, 1997, p.1436 

17 丁度 等, 《字典彙編景·集韻》,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3, p.312 

18 司馬光, 《類篇》, 中華書局, 北京, 1984, p.433 



5 

 

 

2.2.2 由左右結構變更為上下結構的情況。屬於該類的字，既有形符或聲符都不被代替，僅僅

是原有偏旁位置發生改變，由左右結構變為上下結構的情況，還有形符或聲符代替成其他字的情

況。下面按類別進行考察。 

(1) 該類字雖然左右結構變更為上下結構，但偏旁並沒有代替成其他字，這樣的字是最為普遍

的類型。 

(惻)：《玉篇·心部》記有“ , 初力切, 古惻字”
19
，《集韻·入聲·職韻》記有“惻, 

說文, 痛也。或書作  ”
20
，依照這些記錄，“ ”是“惻”的異體字。原本“惻”由兩個偏旁

構成了左右結構，而在異體字中卻將其變更為上下結構。 

除此以外，還有很多該類型的字。如“ (峰)、  (齺)、  (齜)、  (齱)、  (鱖)、  

(鳩)、  (鳼)、  (鴨)、  (鴨)、  (鵂)、  (鵷)、  (鹹)、  (魊)、  (頞)、  

(餬)、  (餰)、  (鍬)、  (覛)、  (梅)、  (僻)”等。通過觀察發現“鳥”或“齒”作

為偏旁使用時，結構如此變更的異體字較多，這一點較為特別。 

(2) 代替形符，字形構造也由左右結構變更為上下結構，該類字如下。 

(紙)：《集韻·上聲·紙韻》記有“紙·  , 掌氏切。說文, 絮一苦也… 或從巾作  ”
21
，

《四聲篇海·巾部》記有“ , 之爾切。亦作紙”
22
，據此“ ”是“紙”的異體字。正字的形符

“糸”在異體字中代替成“巾”，“糸”和“巾”是材料與物品的關係，字義相通，因此作為偏

旁使用時，經常相互代替。另外，字形結構由左右結構變成上下結構。 

除此之外“ (裙)”也是形符“衣”代替成“巾”，並且字形變成上下結構的例子。 

(3) 代替聲符，字形也由左右結構變更為上下結構，該類例字如下。 

(餼. 氣-旣)：如《龍龕手鏡·食部》“ , 俗, 餼, 正。許既反。餉也。又生牲口  也。

玉篇, 又許氣反, 飽也”
23
所述，“ ”是“餼”的異體字。“ ”將正字“餼”的聲符“氣”代

替成“旣”，看這兩個字的字音，“氣”的反切是“去既”，為“溪母·微韻”，“旣”的反切

是“居豙”，為“見母·微韻”，是疊韻關係。因此作為聲符使用時，可相互代替。字形結構也

是由原來的左右結構變更為上下結構。 

“ (饃)”也將正字的聲符“莫”代替為“麻”，“莫”的反切是“慕各”，為“明母·鐸

韻”，“麻”的反切是“莫霞”，為“明母·麻韻”，屬於雙聲，將聲符代替。另外像“ (鶚)、

 (膟)、  (蜆)、  (蠍)”這樣的異體字也是屬於該類的字。 

(4) 形符和聲符都被代替，字形也由左右結構變更為上下結構，該類字如下。 

(珓. 交-敎)：如《中華字海·竹部》“ , 同‘珓’”
24
所述，“ ”是“珓”的異體字。

“ ”將正字“珓”的形符“玉”代替為“竹”，原本“珓”是由玉製成的“算筒”，算筒也可

由“竹”制，因此將“玉”代替成“竹”，表達字義上毫無問題。並且異體字的聲符也由“交”

代替成“敎”，“交”和“敎”的反切都是“古肴”，為“見母·肴韻”，因此作為聲符使用時，

可互換。另外字形也是由左右結構變更為上下結構。 

   另外“ (村)”是一個正字的形符不僅“木”代替成“山”,聲符“寸(清母·魂韻)”也換成

與之疊韻的“屯(定母·魂韻)”，就連字形構造也改變的異體字。該類型字除此以外，還有像

“ (匙)、  (餼)、  (稂)、  (稈)”這樣的字。 

 

2.2.3 內外結構變更為上下結構 

                                         
19 顧野王, 《玉篇》, 臺灣中華書局, 臺灣, 1977, 卷上 p.62 

20 丁度 等, 《字典彙編景·集韻》,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3, p.338 

21 丁度 等, 《字典彙編景·集韻》,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3, p.225 

22 韓孝彥 等, 《續修四庫全書·四聲篇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269 

23 行均, 《龍龕手鏡》, 中華書局, 北京, 1985, p.502 
24 冷玉龍 外, 《中華字海》, 中華書局․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北京, 1994, p.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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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原本是內外結構的，在異體字中變為上下結構的情況。 

(困)：《說文解字·囗部》記有“ , 故廬也。從木在囗中。 ,古文困”
25
，《玉篇·木

部》也記有“ , 口頓切, 古文困”
26
，據此“ ”為“困”的異體字。原本為內外結構，但在異

體字中變為上下結構。並且正字的形符“囗”變為“止”，“囗”與“止”在字義上其實沒什麼

聯繫，而且字形上也沒有相似之處，因此像這樣代替可以說較為特別。 

除此以外，“ (固)”也是結構改變的同時形符也被代替的，另外，“ (國)”也同樣是一

個形符改變原因不明確的例子。 

 

2.3 變更為內外結構 
 

下面是變更為內外結構的情況。其中既有原本就是內外結構，而結構上雖為內外結構，但內部

偏旁發生移動的，也有原本是左右結構或者上下結構而發生變化的。但由於本來內外結構的字就

很少，該類字相比於其他類型數量並不多。下面將其按類別進行分析。 

 

2.3.1 由內外結構變更為內外結構，結構上雖無變化，但內部偏旁位置有所改變。 

(羸)：《漢隸字源·平聲·支韻·羸字》中揭示了<北軍中侯郭仲奇碑>中“羸”的異體字使用

了“ ”。該“ ”和“羸”整體結構都為上下結構，但下半部的偏旁都是內外結構，雖然都是

相同的內外結構，但偏旁“羊”和“月”的位置相互調換。 

 

2.3.2 由左右結構變更為內外結構的字。該類字幾乎找不到偏旁沒被代替的。下麵考察該類字。 

(胝)：如《集韻·平聲·脂韻》“胝·  …,張尼切。說文, 腄也。一曰繭也。或作  ”
27
所述，“ ”是“胝”的異體字。原本是左右結構，而在異體字中形符由“⺼”代替成“疒”，

自然就變成內外結構。即使形符由“⺼”變為“疒”，在表示“胝”的字義時，無任何問題，因

此才可能這樣代替形符。 

除此以外，該類型的字還有“ (踖)、  (郚)、  (脹)、  (膇)、  (膨)、  (  )、

 (侐)、  (刓)、  (桮)、  (梱)、  (胗)”等。 

 

2.3.3 作為由上下結構變更為內外結構的情況，其中也有一些結構改變的同時偏旁代替成其他

字的，下面以偏旁改變的為主進行考察。 

(簋. 簋-軌)：如《集韻·上聲·旨韻》“ 簋 朹, 說文, 黍稷方器也, 古作  朹, 通作

”所述
28
，說明“ ”是“簋”的異體字。從字形結構上看，正字為上下結構，而異體字中變為

內外結構。形符由“竹”代替為“匚”，表示材料的“竹”代替為表示物品的“匚”，這樣表示

“簋”的字義也無礙，所以完全可以像這樣代替。另外，正字本不是形聲字，而異體字中添加與

正字的字音相同的其他字“軌”作為聲符，從而造出新的形聲字。即原來的正字“簋”與新添加

的聲符“軌”都是反切為“居洧”，“見母·職韻”的同音字。 

    除此之外，有像“ (藀)、  (塾)”這樣字形結構改變，偏旁也被代替的，也有像“ (裴)、

 (軍)”這樣僅字形結構發生改變，偏旁並未代替的。 

 

2.4 其他 

 

                                         
25 許慎撰·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漢京文化, 臺北, 民國69, p.281 

26 顧野王, 《玉篇》, 臺灣中華書局, 臺灣, 1977, 卷中15  

27 丁度 等, 《字典彙編景·集韻》,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3, p.157 

28 丁度 等, 《字典彙編景·集韻》,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3, 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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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原本為上下結構，但所變的形態不是上下結構，不是左右結構，也不是

內外結構，而是特別的形態。如“ ”是“龔”的異體字。原本“龔”是由“龍”和“共”上下

結合而成的字。儘管本為獨體文的“龍”不能分解，但“龍”的字形被分解，左側部分保持不變，

右側字形部分向上壓縮，下面留下的空間由“共”佔據，儘管是兩個偏旁，但變成了好像是由三

個偏旁組成的左·上下結構的字。但嚴格地來講，這是一個不能看作是左右結構的奇特形態。 

 

3. 變更偏旁為三個的情況 

 
如果有原本由兩個偏旁構成的字添加偏旁後，成為由三個偏旁構成的異體字，同時字的結構

也隨之改變的情況，那麼也會有隨著偏旁的省略與位置移動，成為完全不同結構的字。如“ ”

在《字彙·食部》“ , 俗糜字。舊注母彼切”
29
中說明了“糜”的異體字。原本“糜”僅由內外

結構而構成，但異體字“ ”中，添加偏旁“食”成為“ ”的同時，從大體上看為左右結構，

若細分則變為左·內外結構。像這樣由三個部分構成的異體字，其結構變得十分複雜，下面按類

別考察一下由三個部分構成的異體字的字形結構是怎樣變化的。 

 

3.1 左右結構或上下·左結構變更為上·左右結構的情況 

 
這種情況指的是原本是左右結構或上下·左結構，隨著結構的改變，從大體上看雖然是上下結

構的樣子，但細分起來下半部由左右結構構成，整體上變為了上·左右結構。 

(崎)：《正字通·山部》記有“ , 同崎”30，“ ”作為“崎”的異體字，是由正字添

加新的偏旁“攴”而成的字。原來的正字為左右結構，而新的異體字中新的偏旁置於下半部的右

側，使得整體上變為上·左右結構。 

除此以外，像“ (蛘)”這樣的字也可以說屬於該類型。另外“ (劙)”的情況，大體上看

為上下·右結構，隨著字形結構的改變，大體上是上下結構，而細分則變化為上·左右結構，偏

旁“彖”也被代替成“豸”。 

 

3.2 左右結構變更為上下·右結構的情況 

 
作為由左右結構所變的情況，變更後的結構大體上為左右結構，但左側又分為上下結構，可以

說整體上為上下·右結構。 

(願)：如《集韻·去聲·願韻》“願·  , 虞怨切。說文, 大頭也。…或從願”31，

“ ”為“願”的異體字。原本“願”為左右結構，異體字中添加偏旁“心”的同時，字形變為

上下·右結構。與此相同的例子有“ (敗)”。 

 

3.3 由左右結構變更為左·上下結構的情況 
 

該情況指的是由左右結構所變，變更後的結構大體上看為左右結構，但右側又分為上下結構，

整體為左·上下結構。 

(棋)：依據《重訂直音篇·木部》“棋, 音機, 本也。萬物根, 又音其。 同上”32，

“ ”是“棋”的異體字。原本為左右結構，由於添加新偏旁“竹”，變更為左·上下結構。可

                                         
29 梅膺祚, 《字典彙編·字彙》,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3, p.547 
30 張自烈, 《續修四庫全書·正字通》,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329 

31 丁度 等, 《字典彙編景·集韻》,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3, p.286 

32 章黼撰, 吳道長重訂, 《續修四庫全書·重訂直音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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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為添加“竹”是為了強調“棋”的字義。 

除此之外，像“ (振)、  (麻)、  (惻)”這樣的例子也屬於該類型，而添加的偏旁大部

分是為了強調字義。但“ ”添加“寸”，原來的形符“扌”在異體字中代替為“牜”，看起來

這並不是為了強調字義，而是由於字形相似才代替的。 

 

3.4 左右結構或左·上下結構變更為左右·下結構 

 
該情況是由左右結構所變，整體上為上下結構，但上半部又分為左右結構，整體上成為左右·

下結構。 

 

(拘)：《四聲篇海·手部》記有 “  , 舉朱切, 與拘同”33，《字彙·手部》中也記有

“  , 同拘”34，據此“ ”是“拘”的異體字。異體字“ ”在正字上添加新的偏旁“糸”，

隨之左右結構變為左右·下結構，而添加的“糸”是為了強化“拘”的字義。 

除此以外，像“ (鼓)、  (齦)、  (野)、  (豚)”這樣的字都是隨著偏旁的增加，偏

旁發生改變的。而像“ (黝)、  (黠)、  (黯)、  (纏)”這樣的字，實際上原本大體上看

是左右結構，而隨著正字的偏旁“黑”的字形分離，變成了左右·下結構。但由於原本“黑”為

獨體文，並不能分離。儘管如此，字形卻扭曲分離變成這樣的結構。這也是由於“黑”已經在

“黙”中那樣地分離，從而形成了正字字形，因此自然而然地這樣改變。另外“ (鐫)”的情況

也是隨著結構的變更，原來右側偏旁的下半部變為“門”，這是由於字形相似而變更的。 

 

3.5 上下結構變更為上·左右結構 

 
該情況由上下結構所變，大體上看為上下結構，細看下半部由左右結構構成的上·左右結構。 

(芹)：如《本草綱目·菜部·水鄞》“時珍曰, 斳當作  , 從艸·鄞, 諧聲也。後省作芹, 

從斤, 亦諧聲也”
35
所述，“ ”是“芹”的異體字。原來由上下結構構成，而添加新偏旁“僅”，

隨之變為上·左右結構。此處添加的偏旁“僅”起到聲符的作用，雖然正字已有聲符，但“僅”

的增加看似是為了強化字音。 

 

3.6 上下結構變更為左·上下結構 

 
該類情況由上下結構所變，大體上看為左右結構，細看右側部分由上下構成，整體上由左·

上下結構構成。 

(黛)：如《重訂直音篇·卷七·黑部》“黛, 音代。深青, 又畫眉黑。 ·  , 並同上”
36
所述，“ ”是“黛”的異體字。但隨著上下結構的“黛”的聲符“代”字形分離，“人”移到

左側位置，整體上也隨之變為左·上下結構。 

除此之外，該類字的例子還有“ (髮)、  (髻)、  (鬣)、  (鬤)、  (齾)、  (醬)、

 (哲)、  (粢)、  (柒)、  (染)”等。這些都是隨著原有偏旁字形的分離，字形也發生變

化的情況。另外，像“ (耋)、  (裏)、  (累)、  (畜)”這樣的例子屬於在正字上添加偏

旁，字形結構改變的情況。 

 

                                         
33 韓孝彥 等, 《續修四庫全書·四聲篇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446 

34 梅膺祚, 《字典彙編·字彙》,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3, p.182 

35 中華民國教育部, 《異體字字典》(http://dict.variants.moe.edu.tw/) , a03438-007 

36 章黼撰, 吳道長重訂, 《續修四庫全書·重訂直音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5, 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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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上下結構變更為左右·下結構 
 

由上下結構所變，大體上看為上下結構，但上半部分為左右，實際上為左右·下結構。 

(龕)：《碑別字新編·二十二畫·龕字》引用<齊氾水縣造塔銘>，將“ ”作為“龕”的

異體字收錄於其中
37
。 而異體字在正字上添加新的偏旁“土”，從字形結構上看，上半部分成左

右結構，因此可以說整體上為左右·下結構。此處添加的“土”是製造“龕”的材料，從這一層

面上看，“土”是為強調字義而添加的。 

與上面具有相同結構的有“ (襲)”，雖然偏旁增加，但原因並不明確。另外，與此相似的

例子還有“ (揮)”，將正字的“扌”代替為“勿”，代替的原因也並不明確。 

 

3.8 上下、左右·下、上·左右結構變更為上下·右結構 

 
該情況指的是正字原本為上下結構，或者大體上看為上下結構，而上半部卻分成左右，或下

半部分成左右，即細分為左右·下或上·左右結構的，但是在異體字中卻變為大體上看為左右，

細看為上下·右結構的情況。如“ (扈)”原為上下結構，但隨著聲符被代替，結構也發生變化，

變為上下·右結構。“ (黙)”原為左右·下結構，變為上下·右結構。“ (罰)”也是原為

上·左右結構而變為上下·右結構的。“ (簸)”則由上·左右變為上下·左結構。 

 

3.9 其他 

 
另外還有一些劃分不到上述範疇類型內的，下面對其進行考察。 

(衢)：《碑別字新編·二十四畫·衢字》引用<齊元子邃墓誌>，將“ ”作為“衢”的異

體字收錄於其中。
38
正字的字形大體上看為內外結構，而在異體字中外側偏旁“行”右側的“亍”

字形發生改變，移至內側偏旁“瞿”下的右側，變為非常奇特的結構。並且“行”左側部分也變

為“人”。 

 

                                         
37 秦公, 《碑別字新編》,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85, p.467 

38 秦公, 《碑別字新編》,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85, p.473 


